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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推进传统浙学与当代浙学

钱茂伟（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史学史研究所所长）

所谓浙学，当然是浙江的学术与文化，或者说以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学术与文化。从空间上说，因为浙江学

术是从南宋的“两浙东路”内崛起的，开始倒被称为“浙学”，清初被为“浙东学派”，清中叶被称“浙东学术”，民国时期

甚至被称为“浙东史学”。今日，因为更强调“浙江”，自然使用“浙学”更好。文化浙江建设，是最近浙江第十四次党代会

上提出奋斗目标。对浙江学界来说，建设文化浙江，应当聚焦“当代浙江”“当代浙学”“当代浙人”“当代浙派” 建设。从

我的角度来说，既要做好传统浙学研究，又要关注当代浙学研究。我主要讲三大主题：

一要重视大项目。回顾近十多年浙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， 项目尤其是大项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2002 年时，吴

光主持了《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》，最后出版了《阳明学研究丛书》（2010 年）11 种。2007 年，又出版了“阳明后学

文献丛书”第一辑 10 册。2014 年以后，又出版第二辑 10 册。在没有基础类与跨学科类重大项目制时代，这个重点项目已近

于重大项目了。浙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始于 2010 年的“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”， 由浙江师范大学承担。此

后，2013 年，宁波大学取得“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”。2014 年，浙江师范大学取得“《明文海》、《明文案》、

《明文授读》及张宗祥《增订明文海》整理与研究”。2015 年，浙江社会科学院“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”又入选立项。2017

年，又将有几项大项目。在近几年浙学主题的重大项目竞争中，浙江师范大学最早觉醒，项目最多。宁波大学、浙江社会科学

院也奋起直追，获得了相应的项目。2005 年以来浙江历史文化工程项目前后十多年， 极大地推进了浙学的研究，如浙江文化传

记丛书、浙学文献集成。第二期浙江历史文化工程也于 2017 年开始，这将使浙江历史文化工程建设再创辉煌。

除了国家哲社规划办、省哲社规划办外，各地研究中心的组建也有力地推进了浙学相关项目的执行。如浙江海洋文化与经

济研究中心（宁波大学）、江南文化研究中心（浙江师范大学）、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（浙江社会科学院）。后来，宁波大

学成立了市级浙东文化研究中心。2010 年，宁波大学成立了校级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。2016 年，浙江师大报浙学研究

院。这些基地每年都会列一些浙学相关的项目， 从而大大促进了专门的浙学研究。2015 年底，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中心承

担了市社科院重大项目《浙东学术史》四卷本。今年，绍兴文理学院成立阳明国际研究院，也设立了一系列的项目。这些重大

项目的实行，相信会大力推进浙学的研究水平。

大投入才有大产出，项目制同样适合文科。最近有台湾人发现， 中国之所以快速崛起， 长期规划、五年规划、重大项目

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浙学要发展，仍得在重大项目上着力。各级规划部门、各级研究单位，仍得在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

的培育上下功夫。从其他一些省市经验来看，他们先立为校级、市级、省级重点或重大项目，然后在此基础上申报教育部、国

家社科重大项目，这样的成功概率会更高。

二要拓宽研究选题。以上讲了浙学规划、项目在机制上的促进作用，下面重点关注浙学选题。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， 传统

浙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，重要的、可做的选题都做完了，剩下的都是在现有研究视野下认为不太重要的选题。如果

没有视野的转换，选题与文献的挖掘，要推进浙学研究是不太可能的。在今日时代，浙学研究要做好“三个面向”：面向国际，

讲好浙学故事；面向国内，讲好浙学故事；面向公众，讲好浙江通俗故事。应从国际与国内视野来观察浙学的发展历程，要从

社会史与学术史互动的角度来思考特色。浙学的形成，是与秦汉以后北方汉人的不断南迁、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联的。

同时，受到了浙东沿海的海洋文化氛围的影响。在海陆相兼、农耕与海洋文明相兼的社会背景下，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浙学。多

卷本浙学的研究，应在现有相关专题研究成果上， 深度地、立体地展示浙东学术发展轨迹， 建构一个更为宽广的浙学知识平

台。在文献上，要建设浙学研究的数据库平台。要编选《浙学研究读本》，加强浙学研究人才的培养。在研究对象上，要向下

延伸，挖掘二三流人物加以研究。笔者承担的《浙东文化新史料研究》（最后定名《元代以来浙东学术文化新探》） 正是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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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念的尝试，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开拓选题。

三要关注当代浙江公众史记录， 总结当代浙江人创业创新故事。近年来，我的关注视野不断往下延伸， 已经涉及当代浙

学的研究。2010 年，成《当代浙江史学编年考》，这是一种尝试。2012 年以来，我重点建构了公众史学，2015 年出版《中国

公众史学通论》。公众史学视野的提出，让我对当代浙学的研究有了全新的思考。第一期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结束后， 浙江

最显眼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浙江文化礼堂建设。由浙江宣传部、文化厅推动的浙江文化礼堂项目， 是相当不错的基层文化载体，

是农民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公众史学在其中就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据统计，2012—2017 年，全省已累计建成 6527 个农村文化

礼堂。预计到“十三五” 末， 浙江将建成 1 万个高水平农村文化礼堂，覆盖 80%农村人口。我看过部分文化礼堂，文化效益

并不明显，有的近于村史博物馆，更有的成为红白喜事场所。农村文化建设，第一步应在硬件建设上下功夫，第二步则要在文

化软件上下功夫，应加强乡村历史文化记忆的积累， 积累当代乡村个人史、家族史故事。在此基础上，可以编辑不同层次的当

代浙江个人史、当代浙江家族史。对乡村来说，应大力推广家谱编纂。浙江是家谱编纂的首善之区，宋明以来，民间的私谱编

纂活动一直未停滞。即便 1950—1979 年，浙江部分村落仍在编纂家谱。1980 年以后，更是进入繁荣时期。据 2005 年出版的《浙

江家谱总目提要》统计，现存家谱有 1.2 万余种。其中，民国时期浙江修谱 4498 种，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修谱总量为 1598 种。

家谱形式多样，多数是因袭，但也有创新之处。村谱如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的《史家码村谱》的出现，就是值得肯定的事。传

统的家谱编纂，多是大族进行的。问题是，村中除了强宗大族外，尚有不少小姓。大姓修谱，多少会引起小姓的内心不平衡。

新型态村谱的出现，既适应了户籍管理的地域化趋势，又适应了各姓均编家谱的希望。同时，村两委也可明正言顺地介入，提

供经费、场地，聘请人才，体现执政党的权威领导，是真正的民心文化工程。此外，就是我近十年在大学生推广的小家谱编纂

活动。这是一种五代直系家族史，规模小，成本低，更具操作性。浙江省应建立长效机制，进一步投入经费，让大家共同起来

参与乡村文化建设。

从当代浙江民众历史中挖掘记忆资源， 抢救个人记忆资源，基本手段是口述史，通过口述史，建构浙江人记忆信息库。当

代浙江既存在退休老人再使用，也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。既面临大数据竞争问题， 也面临全社全对口述史实践认知不足问题。

老人的记忆可以提升大数据积累，口述史可帮助老人留下历史记忆， 老人的口述问题可由大学生来解决。由口述史入手，可以

一石四鸟，解决四大问题。浙江有网络优势，有文化优势，两者结合就可建立当代浙江人记忆库。人类记忆库建设可丰富档案

馆、图书馆资源建设，提升浙江在大数据竞争中的优势，加强文化浙江的建设力度。我们主张将民间个人记忆开发活动上升到

浙江文化战略层面，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策与财政支持。具体地说， 浙江各级政府要给口述史发展以政策与投资，应加强口述史

信息征集重要性宣传工作，设立口述史基金会， 鼓励大学毕业生合伙成立口述史事务所，在社区、车站、码头、公园等公共场

所设立故事亭，在干休所、养老院建立生活故事馆，各级档案馆或图书馆承担人类历史记忆库建设工作。总之，多方努力，多

管齐下，就可建立起地方性的浙江人记忆库。如此，可以留下老人历史记录，创造大学生就业，提升大数据竞争能力，推动当

代浙江历史记录行业的发展。学人在此间的作用，就是开展理论研究， 推动当代浙江公众史记录的实践活动。这项文化活动成

功，就可以树立当代浙江在全国的领先位置。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强调浙学研究，就是因为浙江学人在许多转型时期，走在了全

国同行的前列。我们研究传统浙学，就是为了继承先人的创新精神，成为新时代的前沿领跑人。


